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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尼的郑和遗迹

与印尼华人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

郑一省

(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 06 3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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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〕今年是郑和下西洋以幻周年
,

本文论述了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经过
,

及其在印尼留下的诸如三

保洞
、

三保庙
、

札克拉
·

陀惹大铜钟遗迹
、

遗物
,

以及
“

三保公鱼
”

和
“

郑和与榴莲
”

等神话传说
。

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

民族对郑和遗迹
、

遗物的钟爱与向往
,

逐渐形成了
“

郑和崇拜
” ,

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印尼华人
“

郑和崇拜
”

所表现

出来的种种现象
。

本文认为
,

印尼华人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

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已发展成为今天印尼 民间文化的一个特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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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郑和到达印尼及在当地活动

的文献记载

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曾多次访问印度尼西亚
,

对促进中

国与印尼的政治
、

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
。

有关郑和到达印尼的事 实
,

中国史籍多有记 载
。

据

《明史
·

郑和条》 (卷 3 40 ) 记载
。 “

五年九月
,

和等还
,

诸国使者遂和朝见
。

和献所俘旧港酋长
。

旧港者
,

故三佛

齐国也
,

其酋陈祖义
,

剿掠商旅
,

和使使招瑜
,

祖义诈降
,

而潜谋邀功
。

和大败其众
,

擒祖义
,

献俘
,

戮于都市
。

十

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
,

至苏门答腊
。

其前伪王子苏斡刺

者
,

方谋拭主自立
,

怒和赐不及己
,

率兵邀击官军
。

和力

战
,

迫擒之喃渤利
,

并俘其妻
,

以十三年还朝
。

十四年冬
,

满刺加
、

故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
,

辞还
。

复命和等皆往
,

赐其君长
。

十七年七月还
。

十九年春复往
,

明年八月还
。

二十二年正月
,

旧港酋长施继孙请袭宣卫使职
,

和齐救印

前往赐之
。

和经事三朝
,

先后七奉使
,

所历 占城
、

爪哇
、

真腊
、

旧港
、

逞罗
、

古里
、

满刺加
、

渤泥
、

苏门答腊
、

阿

鲁
、

柯枝
、

大葛兰
、

小葛兰
、

西洋琐里
、

琐里
、

阿拨巴丹
、

南巫里
,

凡三十余国
。 ”

川

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
、

巩珍等在回国后
,

也分别著书

记载了郑和到达印尼等地的情况
。

马欢在其 《浪涯胜览》

书中写道
,

郑和的船队抵印尼时
, “

其国有四处
:
杜板 (T

u -

b an
)

、

新村 (Ge re sik )
、

苏鲁马益 (S
u r a baya ,

今泅水 ) 满

者伯夷 (Maj即hi o
” 。 “

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察香
、

销

全宁丝
、

烧珠之类
,

则用铜钱交易
” 。

同时
,

马欢还写下当

地华人情况
, “

杜板此处约千余家
,

期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

州人流离于此
”

[2j
。

巩珍也在其 《西洋番国志
·

满刺加条》

书中记载
,

郑和的船队以满刺加为外贸基地
, “

立栏栅墙桓
,

设四门更鼓楼
,

内石置重城
,

盖造库藏完备
。

大肿宝肛已往

占城
、

爪哇等国
,

并先肿逞罗等国还肛只
,

俱于此国海滨驻

扎各肛并聚
,

又分肛次前往诸番买卖
”

川
。

从中国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
,

郑和七下西洋时曾多次到

达印尼的许多地方
,

而在中国的正史 《史记》中还特别提

到有关印尼的两个突出的事件
,

即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
,

经印尼 旧港
,

其酋陈祖义
,

甚豪横
,

称霸海上
,

劫掠过往商

旅
。

欲谋郑和
,

被郑和缚回南京
,

诏戮于都市
,

除掉了阻碍

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 ; 郑和第四次出航
,

途经苏门答腊
。

苏

门答腊原国王受那孤儿国花面王侵扰
,

战时中药箭而死
。

当

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
,

收复失土
,

替先王之子报了杀

父之仇
。

先王妻如约
,

奉渔翁为国王
。

先王嫡子长成后
,

欲

夺回王位
,

谋杀渔翁
,

赶走其子苏斡刺
。

郑和来到后
,

将王

位赐给先王之子
,

追擒苏斡刺于南渤利 (即南巫里 )
,

回朝

后
,

诛苏斡刺
。

新王立
,

感明朝威德
,

朝贡不绝
。

除了中国史籍外
,

在印尼也有许多书籍记载了郑和到

达当地活动的情况
。

但值得一提的是
,

一些在中国典籍里

未见记载的郑和资料
,

却在印尼当地的中文文献
,

特别是

在印尼文资料中被大量发现
。

例如中国史籍从未提到郑和

远航曾到过印尼三宝垄地区
,

而印尼华人林天佑以马来文

撰写的 《三宝垄历史》却多次谈及郑和对三宝垄的访问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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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当地的三宝洞
、

三宝公庙
、

王景弘墓等与郑和及随从有

关的庙宇
、

历史遗迹和当地马来人和华人及土著祭祀郑和

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川
。

在众多的中外文献资料的记载中
,

我们得知郑 和在

140 5一143 3 年的七下西洋中曾多次访问过印尼
,

其船队所

到达印尼各地的情况见下表
:

郑和及其船队到达印尼各地简表

国国名或地名名 所在地地 史籍记载载

爪爪哇哇 爪哇岛岛 ¹ (要侣)¼½ ¾¾
三三佛齐 ( 旧港 ))) 苏门答腊岛南南 ¹ º » ¼½ ¾¾
亚亚鲁国 (亚路

、

阿鲁
、

哑鲁 ))) 苏门答腊岛亚路群岛岛 (〕乡»任顺)¾¾

苏苏门答刺国 (须文达那 ))) 苏门答腊岛北部部 ¹ º » ¼½ ¾¾
那那孤儿国 (那姑儿

、

花面 ))) 苏门答腊岛北部部 ¹ º » ¼½ ¾¾

黎黎代国国 苏门答腊岛北部部 ¹ º » ¼½ ¾¾
南南渤里国 (南巫里

、

喃勃里 ))) 苏门答腊西北端端 ¹ 逐X国国

杜杜板 ( T u b a n ))))) ¹¹
新新村 ( G e re s ik )

、、、

¹¹
苏苏鲁马益 ( Su r ab a ya

))) 今泅水水 ¹¹

满满者伯夷 ( M aj a p hi t ))))) ¹¹
亚亚齐齐 苏门答腊岛北部部   
三三宝垄垄 中爪哇哇 收X亘X豆函¾¾
淡淡洋洋 苏门答刺的 T am i an ggg   

龙龙涎屿屿 苏门答腊西北角的 Pul an B ra sss   
勃勃泥泥 加里曼丹

,

旧名婆罗洲
,

一部分属今印尼尼   
交交栏山山 加里曼丹西岸的 Ge laln 岛岛   

假假里马丁丁 加里曼丹和邦加岛之间的卡里马塔 ( K ari m at a) 岛岛   
麻麻逸冻冻 加里曼丹西南的勿里洞岛岛   

吉吉里地闷闷 帝演岛岛   
淡淡目目 中爪哇哇   
井井里汉汉 爪哇哇   
安安卓尔地区区 西爪哇的雅加达达   
巴巴厘厘 巴厘岛岛   

说明
:
上表所根据的史籍及其代号如下

: ¹ 《流涯胜览》; º 《星搓胜览》; » 《西 洋番国志》; ¼ 《明 史》 (本记
、

郑和传
、

外国传 ) ; ½ 《西洋朝贡典录》; ¾ 《郑和海洋图》; ¿ 林天佑 :
《三宝垄历 史》À 吴世横 《印尼史话》; Á 李长

傅
:
《中国殖民史》;  朱楔 :

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 系和文化交流》;  朱杰 勤 :
《东南亚华侨史》;  李炯 才 :

( 印尼
—

神话与现实》 Ag u s suj u d i : w如
s an Po

乳
a La n g ,

M in

ggu an st ar w e e u y
.

二 印尼的娜和祖迹
.

扭物和传说

郑和下西洋后
,

在其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遗迹
、

遗物和传说
。

从一些资料来看
,

印尼的郑和遗迹
、

遗物和

传说主要有
:

三宝垄市的三保洞
、

三保庙
。

三宝垄是印尼的著名城

市
,

位于爪哇岛中部北岸
。 “

相传中国与爪哇的交往已有数

百年之久
,

但中国人大约在公元 141 6 年才来到三宝垄
。

第

一个到达三宝垄的中国人是三保大人 ,,{ ’〕
。

其实
,

从三宝垄

的地名来看
,

它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
,

三宝指郑和
,

垄

即山地
、

坟场
。

在该市的安山狮头山上
,

历史上曾有闻名

古迹三保洞
。

据传说这是郑和下西洋途径爪哇时
,

由于副

使王景弘病重
,

船队被迫停泊于此
。

郑和率众登陆
,

发现

此山洞
,

遂留下十名 随从
,

给了一些给养药品和一条船
,

将副使安置域洞里疗伤
。

经过长时间的休养和医治
,

王景

弘逐渐康复
。

王景弘病愈启
,

并没有驾船追随郑和
,

而是

率众垦殖建房
,

并许部下与当地女子结婚
,

定居下来
。

三

保洞一带地区
,

经过他们的开垦
,

逐渐成为繁荣昌盛之地
。

许多土著居民也在这里从事耕作
,

从而使这里渐渐形成群

聚的村落
。

王景弘本人除了务农外
,

还向当地居民传播伊

斯兰教
,

并且教导人们崇敬三保大人的业绩和品格
,

他还

制造三保大人的雕像
,

放在洞穴里
,

带领他的追 随者们定

期向雕像膜拜
。

现今的三保庙是在上述的三保洞中建立起

来的
,

其建于 14 34 年
,

三保庙原先十分简陋
,

庙 内只安放

了郑和的雕像
。 17 04 年

,

在一次大暴雨中
,

三保洞塌陷
,

当时还埋葬了一对正在洞内祈祷
、

膜拜的新婚夫妇
。

不久
,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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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又把洞穴挖掘出来
,

恢复原貌
。

17 24 年
,

当地华侨将

三保庙修葺一新
,

并在洞前建起一条檐廊
,

供香客避荫歇

息
。

庙内除供奉着郑和的塑像外
,

还有一个庄重的圣坛
,

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崇拜者
,

前来朝圣的人络绎不绝
,

庙里

香火终年不断
。

1740 年
,

三宝垄遭到咫风的袭击
,

三保庙

受到严重的破坏
。

后来人们又重建了一座新的三保庙
,

当

地民众还特地从中国运来包括三保太监及其 4 名随从在内

的 5 尊雕像进行供奉
。

500 多年来
,

当地人们一直珍重和爱

护着这座作为中国与印尼人 民友谊象征的庙宇
。

19 66 年
,

三宝垄市政府在几经修葺的新庙内立了一块纪念碑
,

碑上

用中文刻着郑和的简历及其不朽的功勋
,

旁边附有印尼文

和英文的译文 [6 〕。

井里汉宋加拉基庙和雅加达的忠义船之庙
。

爪哇井里

坟附近的宋加拉基庙
,

据传是郑和一夜间建成的
。

当年郑

和曾举刀斩妖蛇
,

为民除害川
。

此外
,

在西爪哇的雅加达
,

位于安卓尔地区有个忠义船之庙 (又称三保水厨庙或浪迎

庙)
,

庙内陈列着两把锋利而精致的宝剑
,

据说这是当年郑

和留下的
。

关于这个庙还流传着郑和船队的一位厨师与印

尼浪迎舞的舞女西迪瓦蒂喜结良缘的故事 [83
。

“

三宝随属
”

的
“

龙更
”

庙
。

在雅加达安左岸边 的
“

欢乐之家
” ,

也有一座称为
“

三宝随属
”

的小庙
。

庙的外

观很平常
,

丝毫不引起人们的注意
,

长期无人问津
,

有一

次
,

雅加达遭洪水袭击
,

许多建筑物纷纷倒塌
,

唯独此庙

安然无恙
,

从此人们便以为这是座神庙
,

有神灵保佑
。

后

来又传说此庙是为纪念郑和的一名随从及其妻子而建
。

相

传这位随从离船上岸后
,

遇到一位爪哇女郎
,

两人一见钟

情
,

结为夫妇
。

待他们双双去世后
。

人们就为他们修建了

这座庙
,

命名为
“

龙更
”

庙
,

于是每年的四月和八月都会

在庙里举行
“

龙更
”

舞会
,

以纪念已故的异族佳偶 [9]
。

亚齐的札克拉
·

陀惹大铜钟
。

在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
,

有个著名的巴达尔
·

拉雅博物馆
,

馆内陈列着名为札克

拉
·

陀惹 (Ca kr a D on ya
) 的大铜钟

,

该钟是当年郑和来访

时赠给亚齐的须文达那
·

巴赛王国的
。

迄今这座大铜钟仍

被当地人民视作神钟
,

受人供奉
,

安息香焚烧不息
。

当地

政府也把它视作珍品加以保护 t’“」。

泅水的郑和清真寺
。

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名

命的清真寺
。

它于 2(X) 3 年年 5 月 28 日在印尼东爪哇首府泅

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对外开放
。

该清真寺飞檐画栋
,

赤

柱碧瓦
。

据印尼报刊报道
,

其建筑设计参照中国北京牛街

清真寺
,

充满了中国特色
,

由红
、

黄
、

绿三种颜色主配整

个建筑
,

雄伟壮丽
,

别具一格
。

清真寺长 21 米
、

宽 11 米
,

建筑面积为 23 1 平方米
。

其中主楼长 n 米
、

宽 9 米
,

其顶

部有 8 个屋檐
。

据有关人士介绍
,

上述主楼的 1 1
、

9 和 8 三

个数字是设计时有意安排的
: 11 与当初麦加圣地的黑石的

尺寸有关
,

9 是象征着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位圣人
,

8

则是指和中国文化有联系的八卦 (据说是幸运的标志 )
。

清

真寺的右侧
,

陈列着郑和宝船的仿制船和郑和下西洋的巨

幅画像
。

由此可见
,

郑和清真寺既突出了伊斯兰教的特点
,

又反映了爪哇伊斯兰教的历史
,

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
,

显然是文化交流的产物
。

清真寺碑由兴建泅水郑和将军清

真寺委员会暨东爪哇全体穆斯林敬立
。

碑文分别用印尼文
、

华文和英文刻成￡” 」。

在印尼
,

除了郑和的遗址
、

遗迹和遗物外
,

还有一些

关于郑和的传说
,

这些传说似乎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
。

“

三保公鱼
” 。

在印尼爪哇有一种俗称的
“

三保公鱼
” ,

并流传着一段
“

舶板跳鱼
”

的故事
,

说有一天三保大人的

船队抵爪哇时
,

忽然一条鱼蹦上舶板
,

挣扎翻跃
,

心地善

良的三保大人急忙把它捧起
,

放生海中
。

从此
,

这种鱼的

脊背上留下了三宝大人的五个指纹
,

这鱼因此得名 [ ‘2〕。

郑和与
“

榴莲
” 。

印尼盛产榴莲
,

由于其营养丰富
,

被

称为水果之王
。

但因其味道较浓
,

早期移居印尼的华人大

都不很喜欢吃
。

传说郑和访问印尼时
,

正值当地瘟疫横行
,

华人纷纷祈求郑和救助
,

郑和嘱他们把榴莲当药吃
。

人们

遵照郑和的嘱咐去做
,

果然瘟除病消
,

从此许多印尼的华

人也爱吃榴莲 [” } 。

. . . 户- . 里, 日阴比 . 占口卜 肠 . 口. 里 , . 鱼口』 里, . 钾

在印尼
,

凡是郑和所到过的的地方
,

都多多少少留下

了一些遗迹
、

遗物
。

当地华人便妥善保存 了这些东西
,

并

塑造了郑和的塑像
,

建造了三保庙
,

把郑和当成神来供奉
,

从而形成了当地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 。

有关印尼华人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 ,

我们可以印尼 中爪哇三

宝垄三保庙为例来明这种情况
。

这座建于 1 434 年的三保庙

从那时起便成为当地居民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
。

而到

当今
,

不论印尼各地的善男信女
,

还是外来的香客
,

都会

自愿前来
“

瞻仰凭吊或烧香膜拜
” 。

一篇有关三保庙祭拜活

动的纪实文章曾这样写道
:

三保庙坐落在三 宝垄市西 南 10 余公里处
,

背枕迭迭群

山
,

面前绿山环 绕
,

象 一颗璀灿的明珠
,

镶嵌在椰林交翠

的碧野上
。

庙宇富有浓厚的中国建筑风格
,

入 口 处耸立着

一座高大的牌楼
,

楼檐金碧辉煌
,

呈扇形翘起
,

显 得堂皇

秀丽
。

供有郑和佛像的大殿
,

由 四根朱红 色的高大圆柱支

撑
,

殿顶呈伞开
,

顶上的红琉璃瓦在阳光下特别耀眼
。

殿

四周朱栏环绕
,

形成一段别致的回廊
。

殿 内设有祭坛
、

铜

香炉
,

供朝观者上香之用
。

庙宇庭院中建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配亭
,

一个高约 2 米

的铁铸巨锚放置 亭内
。

相传此锚为三保太监船队的遗物
,

朝观者把它视为圣物
,

争相向它朝拜进香
。

到三 保庙进香者不仅为华人或华裔
,

也有许多当地人
。

他们按照 中国的传统习俗
,

每逢春节
、

元 宵节以及 三 保太

监首次抵达此地的 日子
,

都要前来烧香
。

进香之 日
,

人们往往簇拥着一 匹精心 制作的高头
“

骏

马
”

向三 保庙走来
,

以示三保太监的亡 灵骑乘
“

骏马
”

前

来故地重游
,

为民消灾降福
,

使人合家欢乐
。 “

骏马
”

在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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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前绕行三 周
,

然后方进入庙内
。

此时
,

朝观者跪拜在三

保太监佛像面 前
,

一 面磕头
,

一 面 口 中念念有词
。

不久
,

乐曲声四起
,

人们开始表演中国传统的狮舞和龙舞
。

中午时分
,

祭奠仪式开始
。

人们排成一条长龙
,

把 一

柱柱燃着的香轻轻插进香炉内
,

燃着的蜡烛把整座庙宇照

得通亮
。

虔诚的信徒们面容肃穆
,

哺哺细 语
,

祈求三 保太

监大发慈悲
,

保佑他 们万 事如意
,

全家幸福
。

祷告毕
,

有

些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容器 里抓把香炉灰
,

再装入少许 三保

洞 内的泉水
,

带回家服用
,

以求驱 邪避灾 ; 亦有人向庙内

僧人索取写有神话 故事和历史人物事迹的黄颜色书签
,

企

望从中预 见人 生的福祝吉祥
。

据庙内僧人介绍
,

自此庙兴

建以来
,

每当朝观期问
.

整个庙 宇人 山人海
、

比肩继踵
,

热闹非凡 〔“ ] 。

从文化学来说
,

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
,

同印尼华人

社会其它民间信仰一样
,

具有整合当地华人族群及延续与

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
,

其成为凝聚当地华人社会的粘

合剂与强化当地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
。

以上的描

述表明
,

三保庙不仅是当地人的宗教活动场所
,

还是其娱

乐场所
。

每逢节 日庆典
,

除了祭祀祖宗神灵外
,

多举行娱

乐性的活动
。

据说
,

每年的农历 6 月 29
、

30 日的三保大人

出巡日
,

是当地华人与原居民最为隆重的节 日
。

信徒高举

彩旗与木制的矛
、

盾
、

剑
、

戟
、

标枪等各种古老兵器
,

抬

着三保大人的塑像沿街游行
,

纪念他对中印 (尼 ) 文化交

流所作的贡献
,

祈祷已经圣贤化的三保大人降福祛灾
。

届

时
,

人们一路敲锣打鼓
,

舞狮舞龙
,

载歌载舞
,

热闹非凡
,

这是一种带有娱乐成分的宗教活动
。

该活动除了在庙内燃

香祈祷外
, “

路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扛三保大人的塑像
。

据

传
,

这样可 以获得三保大人所赐的福扯
,

求得祛祸避灾
、

万事如意
。 ”

此种情境
,

更多地显示了信众的凡心俗情
,

现

世的宗教情结
,

这也正反映了华人的一种文化认同
。

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

化的确认
。

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
、

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
、

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
,

是文化认同的依据
。

认

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
。

拥有共同的文化
,

往往是

民族认同
、

社会认同的基础
。

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
,

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
、

文化氛围
,

或对对方文

化的承认与接受
。

印尼华人的这种文化认同
,

反映在
“

郑

和崇拜
”

中便是对郑和其人及物的神化
。

从文化学的角度

来说
,

印尼华人的
“

郑和祟拜
”

是当地华人造神的结果
。

在华人社会
,

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
“

天人合一
” ,

华人

行事须合时
,

即合天时
、

地利
、

人和
。

譬如农业靠天吃饭
,

跟着四季走
,

讲究不失农时
。

从种 田到拜神
,

都有其时间

表
,

见诸历书
。

华人活在一个神圣的
“

时
” 、 “

空
”

之中
,

天地自然莫不具有神圣的力量
,

时间的神圣包括岁时节庆
、

神明或祖先诞辰
,

必须庆祝 ; 大自然 (日月
、

星辰
、

山川 )

可成为崇拜对象
,

各地方角落 (门
、

厨灶
、

井 ) 等皆有保

护神灵
。

华人的这种
“

信鬼神
,

重淫祀
”

人文传统孕育了

郑和信仰的发祥
。

实际上
,

华人民众神化郑和的现象与华人的祈愿有着

明显的关系
。

自郑和到达印尼后
,

印尼许多地方就以不尽

相同的传说承载着郑和信仰的流传
。

这是因为早期华侨乘

船出国
,

生命维系于茫茫大海毫无安全保障
,

只能祈求神

灵保佑旅途平
,

而到达异乡后
,

人地生疏
,

寒暑相逼
,

疾

病等侵扰
, “

在家千 日好
,

出外半朝难
” ,

逆旅的艰辛可想

而知
,

而这种逆境和困难所带来极大的冲击
,

致使人们感

到无能为力
。

因此
,

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虚幻 中的神灵
,

幻

想借助于超 自然的力量来消除恐惧
,

摆脱困境
,

实现依靠

自己的力量难以实现的 目的
,

希望冥冥中有一个保护神来

帮助自己
,

希望通过烧几支香
,

磕几个头来得到祖宗或其

他神灵的保佑
,

也就是通过民间的鬼神
、

宗教信仰求得心

理上的平衡与慰藉
。

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
: “

按照 民族

学和 民俗学的一般理论
,

信仰和仪式具有相当的心理慰藉

和心理暗示作用
,

并因此实际影响着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

状态
。

生活中的有些问题不是
‘

技术或组织手段
’

所能圆

满解决的
,

那么
,

通过对神秘力量的祈求
、

控制
、

利用
,

能给自己一个解释
,

给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
。 ” t” 」郑和七下

西洋
,

时间之长
,

航程之艰险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
,

而郑

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
,

凯旋归来
。

这在华侨看来简直就是

一个奇迹
,

因而郑和有如妈祖一样
,

便被视为无所不在
、

无所不能的神灵而加以崇拜
,

这种对郑和的个人崇拜便逐

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信仰崇拜
。

因为
,

这对于那些需要庇

护之神
,

祈求神灵保佑的海外华侨来说是最好的心理依赖
,

于是郑和信仰很快为华侨所接受并随之迁徙而传向远方
。

另一方面
,

印尼华人的这种
“

郑和崇拜
”

作为印尼华

侨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之一
,

既不同于 中国闽粤侨乡的乡

土之神
,

也不是中国民间普遍奉祀的神灵
。

它是由华侨华

人在印尼本土塑造的神灵
。

早期华侨通过神化具有朝廷使

臣
、

航海家
、

军事家
、

政治家与外交家等多种身份的郑和
,

显示出华侨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突破了乡土界限
,

也超越

了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肯定与认同
,

在一定程度上反

映了早期华侨的故国情结及渴望得到封建国家保护的心理
,

这符合华人的造神心理
。

因为郑和的事迹传说与华人民间

的造神尺度是一致的
,

他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为中国与东南

亚加强友好关系
,

为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开山铺

路
,

当地华人及其他民众把郑和加以神化
,

正体现了民众在

精神层面和人格层面对郑和的肯定和接纳
。

因为
,

中华文化

宣扬积善扬善
、

树德积德的思想
。

依据华人的观念
,

谁生前

造福于民
,

死后必受人拜祭
,

所谓
“

凡有功德于民则祀之
” 。

从印尼华人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

现象中
,

我们也可 以清晰

地看到华人民间信仰的功利性
。

正如某位学者所说
: “

当他

们一旦遭遇到人力不可及
、

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
,

他们便

不顾一切地烧香叩头
,

供祭神鬼
,

恳请神异力量赐福消灾
,

祛病降吉
。

他们认为祟拜神之心诚
,

就会达到
’

心诚则灵
’

的效果 ; 崇拜神之心切
,

就会收到
‘

有求必应
’

的实惠
。

8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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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,

在华人 民间信仰行为中有人神之间
‘

许愿
’ 、 ‘

还

愿
’

的功利交换
,

人们用崇拜的各种手段与神进行着利益

上的酬答互换
,

重则捐资修庙
,

再塑金身 ; 轻则晨 昏三叩
,

焚香供祭
。

这些都打上了功利的烙印
。 ” t’6 3 有人曾做过相关

调查
,

每年的农历的 6 月 29 日
,

来到三宝垄参拜三保庙三

保洞的省内外人士都以数万计
,

从洞 口开始算起
,

有时参

拜的人数长达数公里
,

而且是通宵参拜
上” J 。

笔者也曾到过

那里
,

据那里的管理人员说
,

到这里祭祀还愿的人
,

是为

了如下目的
:
一是治病求医

,

常常是有了难以治愈的疾病
,

或无钱买药治病 ; 二是求生子孙
,

多数是女性
,

尤其是多

次生育女孩者 ; 三是求发财
,

多数为男性 ; ’吕 。

这种实用理性精神在印尼华人民俗信仰文化中的另一

种表现是
,

依民众的生活需要与心理需求
,

随处设庙
,

诸

神合祀
。

郑和的庙宇除了郑和的塑像外
,

而且也出现了郑

和与其他神灵或圣人合祀的现象
。

在上述的三保庙里
,

有

一间挂着孔子像的万世师表孔夫子庙
。

因此
,

在祭拜活动

中除要祭拜郑和外
,

还要祭孔子
。

这样每年便有一个举行

纪念孔子的诞生
、

成长和忌辰的
“

孔夫子节
” 。

此外三保庙

中还举行道教
、

佛教 的宗教活动
。

如信徒们 既迎道家的
“

玉皇圣诞
” ,

又行日常的佛教膜拜与求签的活动
。

这种现

象是因为
:

中华 自古多神
,

既有佛教
、

道教之神
,

更有民

间自发创造的神
,

但是并非所有的神都与民间发生联系
,

民众也无须系统地了解与熟悉所有的神
。

他们只能根据自

己的生活与心理需求有所选择地信仰与供奉某些神
。

对与

自己无关的则给予
“

辞退
” ,

表现出对诸神信仰的重新归纳

与整理
,

而形成合祀现象
,

合祀现象与随处设庙反映了俗

民希望让所需之神都尽可能地贴近 自己
,

方便求神
,

凡有

所求
,

随求随应
,

无不畅达
。

这是海外华人社会 中所表现

的民瘴乏人关心
,

而由此产生的自我心理补偿与自我安慰
。

中华传统儒家思想从中庸之道出发
,

重视人本身
,

只讲

究对人有利
,

而不管神灵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各种宗教中的不

同意义
。

所以
,

它无论是对于本土的神还是外来的佛祖
、

菩

萨
,

亦或是区域中形成的神
,

只有于 己有用
,

能给 自己带来

好处和实惠
,

就采取
“

拿来主义
”

的手法
,

树为民间信仰的

崇拜对象
。

作为具有传统中华文化浸润的海外华人
,

当然是

这种主流文化的主要受影响者
,

因而在这一点上也就有较明

显的表现
,

即对宗教的宽容性
。

这种对宗教的宽容性
,

使海

外华人极少有宗派门户之见
,

即他们对神格
、

神灵族属谱系

并不看重
。

这种情形对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众信心
,

调适他

们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效的
。

从考察目前印尼华人中存在的
“

郑和崇拜
”

现象
,

我

们也发现
:

这种
“

郑和崇拜
”

是由信奉中华传统民间宗教

的华人
、

信奉回教的马来人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当地土著

等族群在印尼共同造就出来的神明崇拜
。

正如上面所述的

在三保庙的祭拜活动中
,

每年除了最为盛大的
“

三保光临

节
”

等几个纪念郑和的活动外
,

还要过伊斯兰教的
“

敬天

公节
” 。

即 以回教的年历来算
,

每隔 35 天的礼拜四 晚上
,

都会有许多伊斯兰教徒专程前往三保庙向郑和膜拜
。

为什

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? 印尼西爪哇伊斯兰兄弟联盟主席慕

阿敏先生解释道
: “

郑和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徒
,

而且对伊斯

兰早期在印尼本土的传播
,

有极大的贡献
。 ’, 〔”了

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
,

他在国内从事多种伊斯兰教活

动
,

这是有资料可查的
。

然而郑和七下西洋期间
,

是否曾在

海外传播伊斯兰教 ? 对此
,

中国史籍上没有任何记载
,

但海

外特别是在印尼却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
。

有位学者认

为
, “

1 4 13 年明朝船队在三宝垄停泊一个月期间
,

郑和
、

马

欢和费信等经常去三宝垄的华人清真寺祈祷
。 ”

在郑和的努

力下
, “

141 1一14 16 年间
,

在爪哇岛的雅加达
、

井里汉
、

拉

泽姆
、

杜板
、

锦石
、

乔拉丹和惹班等地纷纷建立了清真寺
。 ”

〔侧另一位学者也认为
,

郑和先是在 (苏门答腊 ) 巨港
,

后

来在西加里曼丹三巴斯 (即三发 ) 和爪哇沿海等地建立华人

穆斯林社区
,

以哈乃斐学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

教卿 〕。 还有一位学者记载了当地的传说
,

称郑和抵三宝垄

时所住过的石洞
,

是当年该地区 传播伊斯兰教的一个 中

心
t川

。

学者们的这些有关郑和在印尼等地传播伊斯兰教的

记述
,

其事实的可信度我们目前还不能妄下论断
,

但从以上

三保庙活动中所出现的伊斯兰教的
“

敬天公节
”

活动来看
,

至少可印证郑和与印尼伊斯兰教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
。

实际

上
,

这一切体现了儒道佛三教与所在国主流宗教伊斯兰教融

合的现象
,

三宝庙的这种多种宗教和文化色彩
,

可称之为中

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
。

笔者认为
,

郑和在印尼留下的这些历史遗迹
、

遗物
,

在

当地民众的崇拜下似乎已被佛教化
、

道教化和回教化了
。

当

地各族群对郑和的这种崇拜
,

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已发展成

为今天印尼民间文化的一个特色
。

虽然
,

当地华人及土著民

族历史记忆和崇拜中的郑和虽然不乏附会
、

荒诞和神化
,

但

他们的这种崇拜却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
。

在印

尼当地民众的视野中
,

郑和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已不是那

么重要
,

因为在某种意义上
,

郑和已经成为蕴涵着复杂和具

有多元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号
,

它已成为华人文化认同

以及与当地土著的关系
、

包括华人与当地土著等在内的多元

种族的文化与宗教的发展与互动的象征
。

今年是郑和下西洋 6 0() 周年
。

从 14 05一 14 33 年
,

郑和

七下西洋
,

打通了去西洋各国的航道
,

开辟 了海上丝绸之

路
,

推动和加强了相互间的贸易往来
。

郑 和的远航船队
,

把中国的丝绸
、

瓷器
、

铁器等物品
,

运往西洋许多地方
,

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资料 ; 同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国的香

料
、

药材和奇珍异宝
,

解决了中国市场和皇室在这方面的

需求
,

其数量之大为
“

前代所稀
” 。

西洋各国物品的引进和

中国物品的输出
,

不仅满足了双方人民生活的需要
,

推动

了制瓷
、

制药
、

纺织
、

造船等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
,

而且

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外文化和民间感情的交流
。

正因为

如此
,

印尼人民与其他西洋各国一样对郑和非常尊重
,

以

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
,

纪念郑和的功绩
。

一位
“

探寻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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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的中国记者不久前曾到过印尼巴厘岛民族村
,

发

现那里不仅有着浓浓的印尼 民族风情
,

同时也留下了郑和

下西洋的深深印记
。

这位记者参观后记述道
:

在方圆五百平方公 里的巴厘岛民族村里
,

除了用 印尼

文书写 的标牌和 当地独有的风情外
,

古 色古香的民宅
,

街

上开 的石雕
、

木雕
、

家具
、

瓷器
、

织衣
、

工艺 品
、

绘 画等

店铺
,

与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古城苏州和太仓极为相似
。

巴厘岛民族村几乎都是中国明代 的佛教建筑风格
,

庙宇
、

房子都有雕梁
。

民族村的人士称
,

郑和 七下西洋把 中国的佛教建筑艺

术传播到印尼
,

不仅印尼三 宝垄的民宅有不少是中国明式

风格的
,

在巴厘岛也同样
。

郑和下西洋把中国的
“

建筑文

化
” 、 “

陶瓷文化
” 、 “

丝绸文化
”

广泛地传播到亚 非各国
,

六百年来影响了多少代 巴厘岛人
。

在蜡染村
,

那些穿着蓝

印花布的印尼人在迎接海外游客
,

与苏州直古镇的水乡服

饰如出一辙 ; 一 台台老式的纺纱机前
,

印尼姑娘正在织布
。

蜡染村的布商说
,

郑和下西 洋给我们 带来了中国的丝绸
,

同时还教会了我们纺织 印染
。

在巴厘岛第二大根雕馆
,

许多艺术品与中国文化有关
。

据根雕馆工 作人 员介绍
,

如来佛
、

观世音等佛教根雕
,

都

是当年郑和把佛教文化带到印尼 的结晶
,

还有苏州的花窗
、

檀香木
、

用中国古铜钱做成的佛像
、

青蛙身上雕的中国古

铜钱
,

以及
“

年年有鱼
”

等工 艺品
,

在这 里都能看到
。

在巴厘岛民族村的石雕馆
、

藤编作坊
,

工 匠们雕刻和

编制的技术也是郑和下西 洋时传授来的
。

在家具作坊
,

木

工们打造的家具都是明式的
,

主要出口 日本和台湾
。

中国的金银饰品
,

随着郑和 下西洋馈赠各国君 主
,

银

饰工艺品也流传到了印尼 民间
。

在巴厘岛民俗村的银饰博

览馆里
,

中国的龙
、

苏扇和各种中国文化特色的银饰品琳

琅满 目
,

尤其令人注 目的是用 银制成的郑和下 西洋宝船
,

制作十分精美
。

银店老板说
,

郑和 下西 洋开 通海上 贸易
,

给我们 巴厘岛带来了繁荣
,

同时也使我们学会 了中国制银

的精湛工艺
,

我们制作郑和银宝船
,

是为了纪念郑和这位

伟大的航海家 [23 J 。

综上所述
,

印尼华人的郑和崇拜及其活动
,

不仅丰富

了华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
,

增强了凝聚力和认同感
,

保存和发扬了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
,

而且通过这种具有当

地民族宗教及其信仰色彩的
“

郑和祟拜
” ,

加强了与当地民

族的关系
,

并成为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向前发

展的因素之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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